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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梅啟照的生平、交遊及著作          

3.1、梅啟照的生平                                       

    梅啟照，字小巖，江西南昌人，生於道光十年(1830)，卒於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六十九歲。其兄梅啟熙，同治二年（1863）進士，授編修充方略館纂

修，歷任江南道監察御史，泰安府知縣，青州知縣，道員署鹽運使，終以與上官

不合引疾歸。2梅啟照自幼聰穎能文，勤奮好學，譬如他就曾提及： 

 

幼時悟得一法，以為凡勾股三角但量有度數、理數、丈尺數不必步算，竟以

矩尺作句股，以規計度分，隨所測而記其點、引其線，尺幅畫之，高深廣遠畢見

矣。
1 

梅啟照於弱冠之年，肄業於黃爵滋所創設的經訓書院，3曾蒙黃爵滋「獎許

一日特訓，予曰：廿四史不可不讀，汝知之乎？對曰：謹誌，勿敢忘。」4咸豐

二年（1852），梅啟照考取進士第二甲第28名，5由庶吉士改授吏部主事。6在吏

部七年，曾隨冢宰花文定公赴天津換约，梅啟照察其约偽，亦急匿约，曰：「我 

                                                                      
1 梅啟照，《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卷五，頁47。    
2
 見《南昌縣志》卷三十五，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頁 22。 
3 黃爵滋（？~1853），字德成，號樹齋，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

十四年創設經訓書院，「官至刑部右侍郎，後以戶部銀庫失察落職，後補六部員外郎」，「自少

以詩名入翰林，為御史時，詩益工」。清，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卷十，頁25-26；梅啟照，

〈《稿本明史約》序〉，原書收藏於湖北省圖書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複制中心，2002年

6月，頁4-5。 
4
 同上，頁4。 
5 朱保煜、謝佩霖撰，〈歷科進士題名錄〉，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竣》，頁 2809。 
6
 清代鄉試為舉人，舉人得應會試，會試及格再經覆試、殿試，視其考試等第而分為三甲進士， 

進士再經朝考（為新進進士引見前的授職考試），然後由閱卷大臣就覆試、殿試、朝考三項等 

第的數目核計授職。其中以翰林院庶吉士最優，分部學習次之，中書又次之，最後為知縣。引 

自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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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约未押寶，須遲之。」使者知不可欺，乃出真约，7由此可見，梅啟照處事細

心謹慎，機智過人。 

咸豐十一（1861）年十月，梅啟照在安慶入幕，8加入了曾國藩幕府的行列。

會入幕的原因推測有二：一是道光末年，太平天國之亂起，時值曾國藩

（1811~1872）於道光廿七年（1847）至咸豐二年（1852）在京師為官，任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9梅啟照在此時即與之相識，所以，基於崇拜曾國藩的道德學問，

投其門下，是很有可能的；10二是外有鴉片戰爭失敗，西方以其船堅砲利的優越

性佔盡優勢，及內有太平天國戰禍方熾，因此，北京的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文祥

和地方的督撫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所推動自咸豐十一年（1861）展開的

洋務運動（自強運動）。
11梅啟照對於西方的船堅砲利深有所感，所以，在此時義

無反顧的投入，是不可否認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一入幕就擔任如秘書處、報銷局等重要工作。當時因為扣留逃稅英船，發

生對外交涉，曾國藩即令梅啟照前去查問，第二天英國海軍官員帶領軍艦前往安

慶，面見曾國藩進行交涉，出於外交禮儀，曾國藩即派曾國荃、李鴻章、梅啟照

三人代表兩江總督登艦回拜，12足見其甚受曾國藩所器重。  

同治元年（1862）「吏部郎中梅啟照，請旨回籍幫辦團練」。13梅啟照在團練

期間盡忠職守，其戰功輝煌可由下列事蹟看出：「蔣益澧以其能軍，使統兵治海

盜，並辦曹沖寨事。曹沖寨者，地絕險，恩平土客搆難已十三年矣。客匪據寨， 

                                                                   

7 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清代河臣傳〉（台北：明文書局，1985），頁 215。 
8
 朱東安，《曾國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208。 
9 董叢林，《百年家族－曾國藩》，頁 365。 
10 朱東安，《曾國藩幕府研究》，頁 165。 
11 引自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的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12
 朱東安，《曾國藩幕府研究》，頁 33-34。 
13
 見《南昌縣志》，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卷廿八，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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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軍攻之，輒為所拜。啟照私以重金募潮之敢死士百人，為親兵率以往，數月平

之，奏賞強勇巴圖魯勇號。」14 又如「在市汊與賊鏖戰六晝夜，人皆傳其戰歿。」

15後來，「曾文正公檄赴大營，鮑超至營，文正怒其不聽遣調，欲罪之。啟照為解，

且代請馬隊許之，鮑超勦江西賊，實以馬隊得力。」16也因此在同治三年（1864）

梅啟照官授惠州知府。在任甫八月，且調廣州巡撫。這種公忠體國、置個人死生

於度外的情懷，亦可徵之於下列史實：「沈文肅公督兩江，會議購輪船招商局，

沈以告啟照，且質之。答曰：『此兩言可決耳。』沈訝曰：『我思之不得決，汝云

兩言何也？』啟照曰：『為身家計辭，為國家計辦。』」17 

同治六年（1867）八月梅啟照授長蘆鹽使，十一月授廣東按察使，18同治八

年（1869）五月遷江寧布政使，曾受曾國藩委派接辦江寧報銷總局。19在江寧布

政使任期間，梅啟照在為政方面「人士之賢不肖、財貨之盈絀，下到閭里市井、

幽隱，銖兩毛髮之事，皆心識其然，而躬自釐剔之⋯⋯方伯以一身處其間，奉法

順流，維匡劑和，無所不得其理。及江寧一郡守兩縣令仰成大藩，順以無事償乎？

忘其所居之為劇任也，乃至於他郡縣坐以照之，不勞而治。」20 又如「以其暇日

賓接賢士大夫，虛己斂容禮下之，己甚若不自知其為達官貴人者。」21梅啟照在

用人方面：「廖家綬少聰敏、有雋才見之於南昌梅小巖中丞啟照，薦人江甯算學

書院。」22不論這些是否是溢美之辭，但至少都提供了梅啟照的一個側寫。 

                                                                       
14 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清代河臣傳〉，頁 216。 
15 同上，頁 215。 
16
 同上，頁215。 
17 同上，頁 216。 
18
 同上，頁216。 
19
 同上，頁274。 
20
 方伯是張裕釗對梅啟照的尊稱，見張裕釗，〈代某公梅小巖方伯暨雷夫人五十壽序〉，《濂亭文

集》，頁31。 
21
 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清代河臣傳〉，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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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年（1877）二月，梅啟照遷浙江巡撫，光緒五年（1879）八月召京。

23在巡撫浙江期間「修海塘以鐵筍貫石，自雍正朱文瑞公所築外，工未有堅實過

之者。」24也正因為有如此傑出的表現，所以他能得到胡林翼的讚賞，向朝廷奏

保得到肯定：「胡文忠公嘗奏保，左文襄、閻文介等十八人皆名臣，啟照與焉，

及開缺陛見，詢良久，知其被譖，曰：『汝精神原好』又曰：『汝辦事認真，任勞

任怨。』」25  

光緒六年（1880）九月，梅啟照授內閣學士，光緒七年（1881）四月遷兵部

右侍郎，八月再遷東河河道總督。26負責河防的官員簡稱為「河員」或「河臣」，

通常不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位，即所以「河官視河道為畏途」。河臣的難為以治

河名臣靳輔形容的最入骨：「河臣怨府也。督撫為朝廷養民，而河臣勞之；督輔

為朝廷理財，而河臣糜之。故從來河臣得謗最多、得禍最易也。」
27 

但梅啟照似乎並未視此為畏途，反而認為「蓋治水必先明筭，若是其彰，彰

也。」28於是，「爰將原藳並兄子文堉所繪海島圖為續編一卷，重付手民，非獨已

僃遺忘，亦蕲與在工僚吏共證其得失焉。」29並且對自己有著很高的期許：「由漢

以來，治河之功首推王景」30及「若謂切近易曉，可與戚氏之書並傳。而治河之  

                                                                         

22
 廖家綬，一名家壽，號子忠，湖南長沙人，其算術為近日江南翅楚，精於測量，而以礮 

法為最。見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清代疇人傳〉，頁463。 
23 朱東安，《曾國藩幕府研究》，頁 274。 
24
 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清代河臣傳〉，頁 216。 
25
 同上，頁216。 
26
 朱東安，《曾國藩幕府研究》，頁 274。 
27 崔應階編，《靳文襄公治河方略》（台北：文海，1969），頁101-102，轉引自高進，《從制度面 

看清代的河防工程－以乾隆時期為範圍的探討》（台北：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頁45。 
28  
梅啟照，〈重刊《學彊恕齋筆筭》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29
 同上。 
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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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遂欲髣髴王景於萬一，則非予之所敢任也。」31也希望「凡讀書窮理之士，

出其餘力，取中西諸法閎覽而精思之，或亦籌戰守、利器，用治河渠者，之所不

廢歟欽惟我！」32 

 

光緒九年（1883）梅啟照奉派覆詢一盜匪案，然被屬下隱瞞實情，以致有負

委任，被以迴護屬員革職，罷歸後，杜門不通宴客，亦不問地方事。下面這一段

話或許可以做為此時梅啟照心情的寫照： 

 

咸豐壬子（1852年），予黍館選在京師，重謁函丈（黃爵滋），殷殷訓誨如

肄業經訓時。今夫子早歸道山，而不才馳逐風塵數十年，謭陋荒蕪，以酬烽帳之

期許，歲月如流老已至。悵望師門，能無增益悲傷耶！33 

 

綜觀三十餘年的宦海浮沉，梅啟照始終為國家盡忠職守，他的成就並非真的

是像他所說的「謭陋荒蕪」。雖然他不像算友徐有壬那樣的悲壯，殉死在蘇州城，

「朝廷更為他建立專祠，名列忠義列傳，備極哀榮。」34梅啟照即使被革職罷歸

後，仍心繫社稷，「為身家計辭，為國家計辦」這句話對他而言，絕對是求仁得

仁了。 

 

3.2、梅啟照的交遊 

3.2.1、梅啟照與徐有壬 
                                                                      
31 同上。 
32
 同上。 
33
 梅啟照，〈《稿本明史約》序〉，頁6。 
34
 阮錫琦，《清代算學家徐有壬及其算學研究》，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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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有壬（1800~1860年），字君青，順天宛平人，道光八年（1828年）順天 

鄉試中舉人。徐氏的父親早逝，母張太夫人將年幼徐氏寄籍在京邸禮部任職的叔

父家中。其叔父非常疼愛他，對他有系統的培育，並鼓勵他勤奮學習四書五經、

天文曆算，又送他從師於當時著名刑部郎中姚學塽，為經世有用之學。此外，他

為學天文曆算，又受業於欽天監博士陳杰（詳見本文 4.6節），由於師出名門，

又加上徐氏勤奮苦讀寒窗十六載，最後走向科舉之路。35道光九年（1829年）又

中進士，36先是在京城戶部當主事，接著出守揚州，再改任四川綿龍茂道、廣東

鹽運使、四川按察使、雲南布政使、湖南布政使、以至江蘇巡撫。37 

在中國歷史上能得意官場和算學兩方面的學者堪稱少數，徐氏便是其中之 

一，如《疇人傳三編》所提及的「公精於推步，在郎署曰：『宣廟嘗召詢圓明園，

水高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貢器其用如何？』公敷陳稱旨，台官往往就決所疑焉。」

38徐氏能闇合上意，適時地表現出算學長才。 

又如「嘗得元人《四元玉鑑》，積思三晝夜，已意步為細草，人見而奇之。 

董祐誠、沈欽斐輩爭相傳鈔以去。」39徐氏在《造各表簡法》和《截球取義》中

雖大量使用了《數理精蘊》中所引入介紹的西算方法，但也不忘將中法派的利器

如《四元玉鑑》與《九章算術》一併派上用場，相較於汪萊所受「尤於西學太深

的批判」，40「獨能貫通西術，宣明古蘊」的徐氏，41更顯示其能順應學術潮流、 

                                                              
35
 阮錫琦，《清代徐有壬及其算學研究》，頁23-24。        

36 戴望，〈徐有壬行狀〉，見《續碑傳集》，轉引自 阮錫琦，《清代徐有壬及其算學研究》，頁24。 
37
 〈清，徐有壬傳包〉，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38
 羅士琳，〈徐有壬〉，收入楊家駱主編，《疇人傳彙編》，頁667-675。 
39
 阮錫琦，《清代算學家徐有壬及其算學研究》。頁39、125。  
40  
徐有壬，《造各表簡法》，收入《務民義齋算學》，見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

學卷第五分冊，頁 5-468。 
41
 羅士琳，〈汪萊〉，收入楊家駱主編，《疇人傳彙編》，頁66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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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算學脈動。42 

徐有任宦遊所至，和當時著名的中算家如羅士琳、丁取忠、李善蘭、沈欽 

斐、董祐誠、吳嘉善等人有學術交往。43事實上，他是 1830-1880年間的晚清八

大算家之一，與羅士琳（茗香，1774-1853）、項名達（梅侶，1789-1850）、戴煦

（卾士，1805-1860）、顧觀光（致曲，1799-1862）、夏鸞翔（宮簿，1823-1864）、

鄒伯奇（徵君，1819-1869）和李善蘭（秋紉，1811-1882）並享盛名。44 

徐有壬於咸豐五年（1855）三月丁母憂，回籍守制，咸豐七年（1857）服 

闕，咸豐八（1858）年二月奉命督辦江南軍營臺事 45，而梅啟照曾在本書中提及 

 

咸豐八年（1858），以『年家子』謁見徐君青中丞，
46於春明讀其《務民義

齋算學》，析理精深，學有心得，第一卷載《測圖密率》即精妙絕倫。47 

 

由此可見，梅啟照於咸豐八年一、二月間與徐君青相識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梅啟照為何會於咸豐八年一、二月間與徐有壬相識呢？徐有壬二十歲 

左右得到元人朱世傑的《四元玉鑑》，「積思三晝夜，步為細草，人見而奇之」 ， 

被董祐誠、沈欽裴等數學家争相傳抄，48這「風行海內」已成為算學焦點的《務  

民義齋算學》，自然會吸引梅啟照的注意，再加上父親與徐有壬是同榜提名的關 

                                                                  
42
 阮錫琦，《清代算學家徐有壬及其算學研究》，，頁125。 

43
 同上，頁30。 
44
 洪萬生，〈「書呆子」算學家－江蘇巡撫徐有壬〉，收錄於洪萬生著，《孔子與數學》，頁 271。 
45
 〈清，徐有壬傳包〉，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46 同榜登科彼此互稱「年家」。而梅啟照父親與徐君青於道光年間同榜登科，因此，梅啟照自稱 

「年家子」。 
47
 梅啟照，《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卷四，頁16。 
48
 韓琦，〈《務民義齋算學》提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第五分冊，頁 5-647。 

                              

35 



清代算學家梅啟照及其算學研究 

係，因此，問學於徐有壬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了。 

由梅啟照嘗云：「觀察《六九軒算書》，有開十方乘方圖示，曩時，以質之徐

君青中丞，中丞乃云：『無切實之用』。」49便可知徐有壬對於梅啟照算學的釋疑，

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又云：「《務民義齋算學》有《割圓密率》載董方立、項梅

侶、戴卾士諸家均能學有心得。」50可見，徐君青讓梅啟照算學的知識有了更開

闊的認識。徐有壬在《造各表簡法》序中嘗云：「余讀《四元玉鑑》，究心於垛積

招差之法，推之割圓諸術，無所不通。」51梅啟照亦云：「君青中丞嘗語子曰『生

平得力於《四元玉鑑》一書。』」52 這種算學心得的分享，也顯示了他們的忘年

之誼。 

    李善蘭居徐有壬幕府時，稱許徐氏某些成就駕過西人遠甚，惜徐有壬「於 

術甚精，而其立法之原，不以示人。」徐氏「亦以為然，而因循不果。」他的這 

種簡約之風，給後人的研究帶來一定的困難，
53想必這也給梅啟照留下深刻的印 

象。所以對於「徐君青《務民義齋算學》有弧背求正弦法，本於泰西杜德美，極 

其精細，然布算繁重、取數曲折」，54梅啟照就臆造了「弧背求正弦」法（詳見本 

文 5.4節），以「直截簡便耳！」 

    另外有一點，因為梅啟照在本書中云：「咸豐八年，以年家子謁 徐君青中丞， 

於春明讀其《務民義齋算學》」。55 關於徐有壬著作的確切年代，一向無考。據徐 

                                                               
49
  梅啟照，《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卷一，頁4。 
50 梅啟照，〈《測量淺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51
 徐有壬，〈《造各表簡法》序〉，收入《務民義齋算學》。 
52
 梅啟照，〈《測量淺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53
 韓琦，〈《務民義齋算學》提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第五分冊，頁 5-649。 
54
 梅啟照，《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卷七，頁34。 
55
 梅啟照，《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卷四，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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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之子徐震耀的話：「公於算學，精心默運，先後四十年。遇有所得，即筆之於 

書，書成隨時付梓。」56 若從張文虎的日記（1840）來看，當時張氏曾手錄《務 

民義齋算學》四種，包括《測圓密率》三卷 57、《橢圓正術》一卷、《弧三角拾遺》 

一卷、以及《表算日食三差》一卷，因此，這四種書的年代肯定於 1840年之前。 

又從錢國寶為《務民義齋算學三書》所寫的序來看，58徐有壬出任江蘇巡撫是在 

1859年初，所以，《垛積招差》、《截球解義》、《橢圓求周術》的成書大致在 1859 

年之前；另外，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Wylie）在 1859年九月號之《六合叢談》 

也曾提及：「徐氏又新著《截球解義》一卷，則因《幾何原本》謂球與同徑…… 

後附《橢圓求周術》，亦屢乘除法也」，也印證錢國寶的序。59 

不過，因為梅啟照於同治五年（1866）《測量淺說》序云： 

 

今觀其釋橢圓周徑，見解有過戴東原處。60 

 

我們可以在《截球解義》中看到類似的一段話： 

 

近讀李淳風《九章》注，乃得其解，因釋之以告同志，雖然以戴東原之善讀

古書，而猶謂淳風此注有脫誤甚矣，索解人之難也。今釋幾何原本，而淳風之解

因是以明，蓋淳風用方、今用圓，其理則無二也。61 

                                                                  
56
 韓琦，〈《務民義齋算學》提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第五分冊，頁 5-647。 
57 成書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見李兆華，《中國數學史》，頁276。 

58  
錢寶琮，〈《務民義齋算學三書》序〉，收入《金山錢氏家刻書目》。 

59 韓琦，《務民義齋算學》提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第五分冊，頁 5-647~648。 

60  
梅啟照，〈《測量淺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61  
徐有壬，《截球解義》，收入《務民義齋算學》，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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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則這裡梅啟照的「釋橢圓周逕」，應是指《截球解義》附《橢圓求周術》

二卷卷名的「統稱」。所以，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論：如果梅啟照的《截球講義》

附《橢圓求周術》，是咸豐八年（1858）春他所讀的《務民義齋算學》，而不是後

來另外有再閱讀其他的版本的話，那麼《截球解義》及《橢圓求周術》的成書年

代更可往前推至 1858年春。 

    

3.2.2、梅啟照與吳嘉善                                

    吳嘉善（1830-？），62字子登，南豐人，與梅啟照一樣是咸豐二年進士，63 改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編修。如前所述，徐有壬於咸豐五年（1855）三月丁母憂，

回籍守制，到咸豐八年二月奉命督辦江南軍營臺事之前的在京期間，認識了吳嘉

善，像諸可寶在《疇人傳三編》提到吳嘉善：「居京師，獲交烏程徐莊愍公。」

64丁取忠也在《徐莊愍公算書》後序中提到：「同治初，先生殉難⋯⋯同治壬戎獲

交南豐吳子登太史，太史固先生算友也。」65另外，吳嘉善也與徐有壬有密切的

算學往來，吳嘉善自述：「善於算術，蓋嘗麤涉其藩至所謂割圓術者，則讀董氏、

明氏之書而不能解也，及交徐君青乃稍解之。」66 

而巧合的是，梅啟照也在這段期間（咸豐八年一、二月間）謁見徐君青中丞，

並且問學於他，所以，雖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呈現出梅啟照與吳嘉善的算學往

來，但從梅啟照與吳嘉善是同榜進士，又同一時期在朝廷任官，且在同一時期 

                                                              
62
 吳嘉善在為《學彊恕齋筆算》作序時曾提到：「余同年梅筱巖方伯⋯⋯」。 
63
 吳嘉善是第二甲第二十一名，梅啟照是第二甲第二十八。見朱保煜；謝佩霖撰，《歷科進士題 

名錄》頁 2809，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竣》。 
64
 諸可寶，〈吳嘉善〉，收入周駿富輯，《清代疇人傳》，頁034-380。 
65 丁取忠，〈《徐莊愍公算書》後序〉。 
66
 吳嘉善，〈《割圓八線綴術》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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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於徐有壬來看，梅啟照與吳嘉善的算學往來是避免不了的。 

再則，梅啟照於《學彊恕齋筆算》成書之後就請吳嘉善為作序： 

 

余同年梅筱巖方伯，⋯⋯而溥歟書成以示子，子不敏，尚能略言其意，而以

告世之有志於此者。67  

 

而吳嘉善亦能充分體會梅啟照的用心： 

 

擇其切近者，備列其法，已示初機，豈非以此為世用所必需，而欲人人通曉、

不畏其難，其用心亦如定九徵君之公！68  

 

由此可見，梅啟照與吳嘉善的確有著深厚的友誼！ 

    吳嘉善於「同治元年（1862）避粵之亂，遊長沙識丁取忠」，69吳嘉善與丁取

忠兩人志同道合，都關懷數學的普及 。70像吳嘉善在《算書十七種》（1863年出

版）自序中云： 

 

算學之至今日，可謂盛矣！古義既彰，新法日出，前此所未嘗有也，嘗相與

語，以為近時津津初學之書，苦無善本，梅文穆公所增刪之《算法統宗》今亦不

傳。71因商搉述此卷，取其淺近易曉者，以為升高行遠之助云 ？72 

                                                                
67  
吳嘉善，〈《學彊恕齋筆算》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68 同上。 
69
 諸可寶，〈吳嘉善〉，收入周駿富輯，《清代疇人傳》，頁034-380。 
70 洪萬生，〈古荷池精舍的算學新芽—丁取忠學園與西方代數〉，《漢學研究》第 14卷第 2期（1996

年 12月），頁 139。 
71
 梅瑴成等編的《數理精蘊》中引用了《算法統宗》的題目並且對《算法統宗》進行改編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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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善並於《算書十七種》外，再「外增差分、盈朒、弧三角並先生方程天

元釋」成為《算書二十一種》。《算書二十一種》的編排構想，也是希望讀者能通

過《九章翼》各書的循序漸進，以及《天元四元釋例》等書，最終掌握天元四元

術。《算書二十一種》不僅「芟闢榛蕪、引人入勝，所以嘉惠初學者，法備而意

良，惓惓乎不啻金針之盡度焉！」73  

吳嘉善在《方程天元合釋》中也嘗云： 

 

就淺近者論之，欲使人人通曉，條分縷晰，未免貽笑於大方，觸類引申，或

有裨於淺學云爾。74 

 

相同的立場，一樣可以在梅啟照的〈《測量淺說》序〉中看見： 

 

亦以見子所得者淺，不敢以艱深文淺陋也，⋯⋯其開方、割圓諸術，將更述

其淺說者，以為初學入門之助，貽笑方家所不計也 。75  
 

所以，雖然梅啟照認為天元、四元術是「法愈難而理愈晦」，因而對於天元、四

元「不道隻字」，不若吳嘉善在結合天元四元術和西方代數所作的努力，但是他 

                                                                

增刪《算法統宗》。參閱梅榮照，程大位及其數學著作，收入梅榮照主編，《明清數學史論文集》，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頁47-48。轉引至陳威男，《明代算書《算法統宗》內容分析》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1年），頁128。 
72 吳嘉善，〈《算書二十一種》序〉。 
73
 洪萬生，〈古荷池精舍的算學新芽—丁取忠學園與西方代數〉，《學研究》漢第 14卷第 2期（1996

年 12月），頁 149。 
74
 吳嘉善，《方程天元合釋》，頁2。 

75 梅啟照，〈《測量淺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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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初學者設想立場卻是一致的！ 

當同治十三年（1874年）收入《算書二十一種》的《白芙堂算學叢書》古

荷池精舍刊本問世後，梅啟照於光緒八年（1882年）的重刊《學彊恕齋筆筭》

序中曾提到： 

 

自《孫子筭經》「物不知數」一題，有術無草，雖非故祕機緘，顧由宋秦氏

以下多方闡釋，約分、求等、頭緒紛繁，學者病之！76 

 

這與《白芙堂算學叢書》中的《求一術通解》（1874黃宗憲述）所提到的： 

 

自《孫子筭經》物不知數一題，有術無草後，世人罕通，奇妙遂無，有論及

宋秦氏道古以大衍釋之，其法始顯⋯⋯然求等、約分、頭緒不一，初學茫然 。

77 

是如出一轍的。因此，筆者相信不論梅啟照是否有在同治二年（1863年）看過

《算書十七種》，因而對他自己撰寫本書有所影響，但至少在光緒八年（1882年）

時，梅啟照也應該看到這套《算書二十一種》了。 

如果說，吳嘉善普及數學的最終策略有利於晚清算學的西化或現代化，78 

那麼，梅啟照普及數學的策略，絕非只有「家塾學數之階梯耳」，更是有利於晚

清「人人通曉、不畏其難」。本書與《算書二十一種》，同可為吳嘉善與梅啟照的

友誼及晚清的數學知識活動，留下了可貴的歷史見證！ 

                                                         
76 梅啟照，〈重刊《學彊恕齋筆算》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77 黃宗憲，〈《求一術通解》序〉，收入《白芙堂算學叢書》。 
78 洪萬生，〈古荷池精舍的算學新芽—丁取忠學園與西方代數〉，《漢學研究》第 14卷第 2期（1996

年 12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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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梅啟照的著作                  

3.3.1、成書動機 

在第一章第五節中，我們曾提到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的船堅砲利

佔盡優勢，這對於咸豐二年（1852）以後在朝廷任官的梅啟照想必感受更加深刻： 

 

今時疇人子弟於開方割圓之術，三角八線之成，規類能習其事，以步纏離交

食分杪罔忒，而獨於行軍用兵之事，凡測量遠近高下之術，輒讓泰西人獨步。每

炸彈轟擊及物，觀者詫其新奇，彼亦矜為詭異。79 

 

對此，梅啟照認為原因很簡單：「若獨得不傳之祕不知，但熟於測量之法而已，

無他謬巧也！」80因此，西方的船堅砲利，只要善加利用中國固有算學知識，一

樣可以達到。可惜「惟著作家立言，各以所得精深筆之於書，必不屑為淺語。」

即使是「直抉河洛理數之奧，而多方發明其所以然，條分縷晰，以適於用」的御

製《律書淵源》，亦因為「卷帙浩繁，板存禮部，雖經廷臣疏請如梅瑴成所奏，

聽書坊翻刻廣布流通，而百餘年未有行之者！」81 

所以，這就是為何梅啟照未搭上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算學研究主流（詳見本文

2.5節），而要去撰寫此算書最主要的原因了： 

 

予之為是書也，上采古今筭術要略，旁及泰西所為三角、四率、八綫，悉為

之疏通證明，閒附臆造捷法，務期於切近易曉世；苟不訾其為西學，而知吾道 

                                                                   

79 梅啟照，〈《測量淺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80 同上。 
8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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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事，則區區者，或亦行遠登高之一助乎！82 

 

由此可見，梅啟照成書的目的應該不僅僅是他所說的：「非敢曰遂精其術，

亦術平日所嘗習者，以為家塾弟子學數之階梯云耳。」83應該是有更高的期待，

如同吳嘉善所說的：「豈非以此為世用所必需，而欲人人通曉、不畏其難，其用

心亦如定九徵君之公！」84 

 

3.3.2、成書經過 

《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是梅啟照於東河河道總督任內（光緒

七年至九年），在光緒八年（1882年）三月於東河節署的重刻本，內容包含《學

彊恕齋筆算》十卷、《測量淺說》一卷及〈珠盤攷〉一篇。 

至於其成書的經過為何？筆者希望從〈《測量淺說》序〉、〈《學彊恕齋筆算》

自序〉、〈重刊《學彊恕齋筆算》序〉這三篇自序的序文，和由吳嘉善、潘祖蔭為

《學彊恕齋筆算》所作的序，及一些資料的輔助，來一步步重建成書的經過，俾

使讀者於讀此書能有脈絡可循。 

    〈《測量淺說》序〉是梅啟照在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撰於虎門的海泊

中，也是三篇自序成書時間最早的一篇。從這篇序文中，我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當時很多算書「惟著作家立言，各以所得精深筆之於書，必不屑為淺語。」以致

讓讀者「稍下每一展卷，便望洋興嘆！」另外，這篇序文也忠實地呈現梅啟照即

將為這些初學者淺語的決心：「今春重梓《算經十書》，取吾鄉紀慎齋大令《筆算 

                                                           

82 梅啟照，〈重刊《學彊恕齋筆算》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83 梅啟照，〈《學彊恕齋筆算》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84 吳嘉善，〈《學彊恕齋筆算》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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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覽》附於後，以其簡明最便初學。」85而當六月時這卷《測量淺說》的完成，

讓他的侄子文堉（其兄梅啟熙之子）能一讀便懂，86更是鼓舞了梅啟照繼續朝此

志向努力：「其開方、割圓諸術，將更述其淺顯者，以為初學入門之助，即使貽

笑方家，所不計也。」87 

〈《學彊恕齋筆算》自序〉是梅啟照在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撰於江

甯藩署之瞻園，時梅啟照任江寧布政使。本序的完成，見證了梅啟照花費四年多

的時間，體現了他想要「更述其淺顯者，以為初學入門之助」的學術關懷。雖然，

他在〈《測量淺說》序〉中曾自謙：「亦以見子所得者淺，不敢以艱深文淺陋也！」

88如今，也自謙：「非敢曰遂精其術，亦述不過平日所嘗習者，以為家塾弟子學數

之階梯云耳！」89不過，吳嘉善還是剴切地指出：「余同年梅筱巖方伯⋯⋯公餘輯

筆算一書，務擇其切近者，備列其法，已示初機。」90且給予高度的肯定：「豈非

以此為世用所必需，而欲人人通曉、不畏其難，其用心亦如定九徵君之公！」91 

〈重刊《學彊恕齋筆算》序〉是梅啟照為《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

卷》所作的序，時梅啟照任東河河道總督，因為他認為「蓋治水必先明算，若是 

其彰，彰也。」其次，則「料物之鉤稽、饟壻之酌劑，非明句股乘除之法，雖欲

綜核名實，其道無由」92 也「深維宣防之要，必先明高下、弦直、方邪之數，審

全勢以權其緩急。」所以「爰將原藳並兄子文堉所繪海島圖為續編一卷，重付手 

                                                                 
85 梅啟照，〈《測量淺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86
 「草成以示猶子文堉，讀輒通曉」，同上。 
87
 同上。 
88  
同上。

 

89  
梅啟照，〈《學彊恕齋筆算》自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90 吳嘉善，〈《學彊恕齋筆算》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91 吳嘉善，〈《學彊恕齋筆算》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92
 梅啟照，〈重刊《學彊恕齋筆算》序〉，收入《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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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非獨已僃遺忘，亦蕲與在工僚吏，共證其得失焉。」93所以，梅啟照在光緒

八年（1882年）三月，將《學彊恕齋筆算》十卷、《測量淺說》一卷及〈珠盤攷〉

一篇合併成一本重刻本。 

不過，筆者認為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其最主要的原因，應該還是受其本身

根深蒂固「西學中源」的思想所影響（詳見本文2.3節）。因此，重刊《學彊恕

齋筆算》的真正用意，應該是希望大家不要一昧投入西方數學的懷抱，而要了解

西方數學很多都是源自於中國，「知其本為中國之學，先賢先師之所創造，名鉅

儒之所擅授習傳；則凡讀書窮理之士，出其餘力，取中西諸法，閎覽而精思之！」

94 

 

 

 

 

 

 

 

 

 

 

 

 

 

                                                                  
93 同上。 
9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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